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国仅仅从 部进 口 的限数变为
部
,
尽管只有六年时间
,
仍然几乎击
溃原有庞大的中国本土 电影工业
。
其范本特征
,
便是它充分的消费
、
娱
乐的功能
,
再做出一些充满诱惑的
人性探讨
,
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称其
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
、
心灵
统治术
、
社会水泥
。
普适性
,
人类共同的价值观
王 诺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
问题
,
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一下
。
中国
的文学
、
中国的文化
、
中国的民族精
神需要一些东西来冲击
,
到底需要什
么 全球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契
机
。
我在哈佛参加过两次全球化的论
坛
,
也发过一次言
。
我认为
,
全球化
给中国作家的影响就是要我们更加关
注具有普适性的价值
。
朱老师说得
对
,
经济全球化下面有更深层次的东
西
,
更重要和更深层次的是观念的全
球化
,
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为整个人
类所关注所重视的趋势
。
例如公平竞
争
、
最基本的游戏规则
、
公正和正义
原则
、
最起码的道德规范
、
对弱势群
体和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帮助
、
已被世
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人的尊严和权
利等
,
都是我们民族极其需要的
。
全
球化是一把双刃剑
,
但我主要从积极
的方面来考虑
。
只要人还算是有良知
的动物
,
那么
,
就一定有一些起码的
道德和正义准则不容置疑和不能背
弃
,
无论在任何情况下
,
无论有多么
冠冕堂皇的理 由
,
都不能背弃
。
朱水涌 这里牵涉到中国近代
以来的对立思维问题
,
我们现在不能
再延续传统与现代
、
封闭与开放
、
保
守与改革
、
市场与计划
、
社会主义与
资本主义这种机械两分的思维模式
了
,
这种思维是不可能说清楚全球化
中的中国现实的
。
目前中国都市中的
流行文化具有双重特性
,
既出自于全
球化的文化格局
,
深受西方强势文化
的影响
,
又深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
境中
,
自有特别的政治
、
经济和性别
含义
。
要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
“
全球
性
”
和“ 现代性
” ,
以更复杂的态度看
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
,
把握时代的生
活
,
帮助公众逐步获得对
“ 人
”
的历
史和现实丰富性的确认
。
夏 敏 虽然有文化的全球化
、
观念的全球化
,
但是
,
有些东西不会
因为什么化而发生太多变化
。
除了普
适的东西之外
,
还有本土的特色需要
全球的承认
,
如果全盘接受西方就会
陷入殖民文化的状态当中
。
毕竟我们
还是汉语写作
,
所表述的汉语背后的
东西
、
所叙述的现代化掩藏不了骨子
里的传统
,
比如有的作品甚至还是封
建的思想
。
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当
中
,
文学治疗的功能不会变化
,
文学
具有宣泄的功能和关怀的功能
,
受众
与作者之间有共鸣的功能
,
还有精神
需要的功能
,
都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前
提
。
今天这个时代跟过去是一样的
,
普适的价值不会有太多变化
。
还有对
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也不会发生太多
变化
,
虽然作品写的是大老板的事
情
,
是白领阶层的事情
,
但是白领当
中所表现的东西
,
恰恰表明了我们 目
前的一种生活方式
、
一种文化的焦
虑
。
对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
,
今天文
学的炒作或浮躁也是全球化时间流当
中的一部分
,
不需要有大师和英雄来
更正它
,
人性当中本性的东西是一定
会受到欢迎的
。
人类的本性都是需要
公平的意识
,
需要善良
,
需要真诚
,
不
同的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表达方式
不一样
。
我们和西方的表达方式是不
一样的
,
《红楼梦 》在他们的眼里还不
如 《西游记 》好看
。
当然
,
经济全球
化可能会对某个乡土创作的观念形成
变化
,
我们要承认这种事实
。
王 诺 我认为不光是表达方
式的问题
。
尊重生命
、
维护人最基本
的尊严
、
反对以任何理由对无辜生命
—我们的同类 蓄意攻击和肆意
侵犯
,
难道不是最起码的正义底线
吗 践踏了这一正义底线
,
其他所有
的道理和感情都变得毫无意义
。
中国
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
,
首先要有全球
的视野和俯瞰世界的高度
,
不要老是
从自己的国家出发
。
全世界的作家都
在关注什么问题
,
我们的作家也要作
出思考
,
关注和表现普适性价值 —无论其根源在东方还是西方 、前殖民
地国家还是前殖民主义国家
。
好的东
西不能因为来自美国就不承认
,
不好
的东西不能因为是老祖宗的就承认
,
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点
,
不然你站在你
的立场我站在我的立场
,
永远也讨论
不清楚
。
无论我嘴门讨论文化冲突也好
、
文明对话也好
,
有一个基点
,
那就是
普适价值
,
否则全球化就完全是洪水
猛兽了
。
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
,
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
、
背景和原
形
,
一定是代表了全人类的意愿
,
艺
术地和独创性地写出了普遍人性和恒
久的普适价值的作家
,
这才是全球化
之后的世界性作家
。
我们首先要全球
化
,
如果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传统
,
认
为传统非常重要
,
那怎么办呢
吴尔芬 传统的东西我们只继
承有普适价值的部分
,
该否定的还得
否定
。
孺家文化的骨子里就是家族文
化
,
家族至上
,
所有的是非观就是家
族的是非观
。
比如说自己的亲戚只要
能当官
,
即使他贪污都是好亲戚
,
不
会去管他是否有法治的精神
、
民主的
诉求
、
道德的操守
、
专业的素质
,
这
些通通跟我没关系
,
关键的问题是他
是亲戚
。
这也是我们连一个村长都选
不清楚的文化背景
。
新教伦理的禁欲
主义的勤俭和职业观念对西欧早期资
本主义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心态的支
持
,
而中国儒家和印度宗教都不能提
供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
,
这是亚洲资
本主义未能自发产生的重要原因
。
一
个明显的事实是
,
以忏悔和认罪为核
心的基督教传到中国后便披上了浓重
的中国式功利色彩
,
变成求财求子求
平安
。
文化全球化的文学困境
夏 敏 全球化带来对本土化
的冲击
,
但我们并不会在这种强势之
中丧失自我
,
我们也希望在全球化当
中把自己的东西拿到世界上去
。
强势
是主流
,
弱势也不甘寂寞
。
写作行为
本身
,
从观念上讲是可以全球化的
。
但
是
,
汉语或其他语言都有不可译性
,
普
希金诗歌的那种神韵就无法翻译
,
庞
德也试图把中国的唐诗翻译过去
,
但
神韵没有办法译
。
在东方和西方之间
的鸿沟是文化传统带来的
,
但不能认
为有鸿沟就不能弥合
,
照样可以按照
内在的规律运行
。
今天的很多东西已
经不中不西不古不今
,
像金庸用传统
的半文不白的语言也能站稳脚跟
。
朱水涌 全球化浪潮越是迅猛
,
各民族越会担心丧失自己的民族性
,
越是会特别关注面对全球化
“ 危险
”
而产生的文化家园失落
,
越会有重新
确认 自己的文化个性的强烈意识
。
世纪末期
,
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寻根意
识的高涨
, “
东方主义
”
理论的流行
,
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
。
失落文化家
园的恐惧
、
焦虑与重建家园的焦灼呼
唤
,
实际上是对全球文化多元主义情
景的一种精神呼应
。
全球化这个词语
所标识出的
,
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
西欧和北美渐次形成的新的政治
、
经
济
、
文化格局
。
欧美知识界简称之为
“ 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
”。
我
们的经典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存在
,
并应该继续生存的原因与基础
,
是因
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够继续作为一处
“
半自律空间
”
存在而互动于社会
。
这
是精神的标志
,
也是文学的价值所
在
。
中国自己的文学是会长远存在
的
。
童庆炳先生说文学是情感的东
西
,
情感不会灭亡
,
人们需要情感的
表达
,
文学就会存在
。
王予 ,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
来文化的全球化
,
正如汤林森在《文
化帝国主义 》一书中指出
,
所谓
“ 全
球化
’
不过是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扩
张过程
,
借以形成西方时
‘
文化霸权
”
和第三世界对西方抒文化归附
”。 由
于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
异
,
文化的传播只能是单向性的
,
即
由位居强势的西方国家流向位居弱势
的第三世界国家
。
中国现行的文化教
育机制的缺陷和不适应性将更加明
显
,
由国家直接控制
、
统一管理将更
多转向自由竞争
、
市场调节
。
入世后
,
外来文化不仅会削弱本土文化
,
甚至
还会加剧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对立
和冲突
,
从而使作为本民族精神支撑
的主文化被虚置和抽空
,
以至无法按
自身逻辑得以承传与发展
。
中国的四
大名著都没有世界性的视野
,
没有但
丁
、
歌德
、
托尔斯泰
、
艾略特他们的
终极关怀
,
他们都是关注人类命运
的
,
根源就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基督
教
。
《圣经 》里拯救全人类的普适性关
怀跟儒家道家的个人修身不一样
,
这
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会小家子气
。
吴尔芬 我们的四大名著有三
部是通俗小说
。
《西游记 》是神怪小
说
,
而且结构千篇一律
。
每个妖怪获
得唐僧只有两个 目的
,
嫁给他或吃他
的肉
,
而孙悟空都是打不过的
,
一打
不过就搬来如来或者搬来观音
,
还有
什么招数 水浒 》就更通俗了
,
甚
至没有是非观
,
凡是我哥们做的事情
就是对的
,
不是哥们就是敌人
。
黑旋
风劫法场时逢人就砍 武淞杀光张都
监全家老小
,
眼睛都不眨一下
。
《三国
演义 》作为战争小说讲的是谋略
,
谋
略更不讲是非
,
战胜高于一切
,
成者
为王败者寇
。
然而
,
这三部小说恰恰
表明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
,
没有
爱没有是非
,
只有江湖义气
、
只有家
族利益
、
只有功成名就
。
王 诺 比如
“ 己所不欲
,
勿
施于人
”、 比如
“ 己欲立而立人
,
己欲
达而达人
” ,
我不需要恐怖主义
,
我也
不能对别人实施恐怖主义
,
冤冤相报
永远没完
,
布什总统就是没有明白这
一点
。
在世界的思想界里特别强调中
国的这一点
,
这就是我们要发扬的东
西
,
这就是能够被全人类所接受的东
西
。
为什么巴以老是讲不清楚
,
他们
为什么不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学习
新加坡是个小地方
,
马来西亚包着
它
,
新加坡要发展
,
都会考虑到马来
西亚怎么发展
,
他们是一种和谐的关
系
。
我立
,
我让你也立 我达
,
我让
你也达
,
这样就没有什么大矛盾
。
而
巴以之间是你甩我一个耳括子我要打
掉你两颗牙
,
永远没完没了
,
美国对
付恐怖分子也是这样
。
这是一个世界
性的问题
。“
天人合一
”、 “
民胞物与
”、
“
兼利万物
’
等等
,
都是受到世界各国
生态哲学家
、
生态伦理学家
、
生态文
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一致推崇的精神资
源
。
在我看来
,
如果要发扬民族传统
、
要发扬优良文化
,
首先是要发扬那些
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
,
而不是什么民
风民俗
,
那只是一种写作背景
。
朱水涌 世纪 年代以来
,
中国就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旋涡
,
一
方面是国际资本急剧打开中国市场
另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
“
现代化
”
冲
动持续不已
。
加入 之后
,
中国
与世界接轨的步伐更迅速
、
更大
,
甚
至连人民解放军这支最富中国特色的
队伍
,
也改变原有的军帽与国际接
轨 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半个身子
,
已
经伸进 “ 全球化
”
的轨道
。
在这样的
浪潮中
,
追问时代内容的公众热情已
经大为涣散
, “
经济人
”的理念却滋生
出来 社会滑进了以
“
效益
”
为基本
曲线的
“ 发展
”
轨道
。
这样
,
那些不
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 诗
、
爱情
、
哲学
、
良知
、
尊严遭人冷落
,
人心天
平向一面严重倾斜
。
在这样的时候
,
旧的权威意识形态愈加丧失对公众的
影响力
,
或者化为若干空洞的词句
,
基本上退出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
。
那么
,
接替它的是谁 是谁在向公众
系统地描述和解释现实
、
历史与未
来 是大众传媒
、
是时尚
、
是一些在
经济大潮滚打出来的所谓
“
成功人
士
” ,
尤其是王晓明所说的那批
‘
新富
人
”。
这一切迎合和利用公众摆脱物
质贫困的普遍欲望
,
很容易被人接
受
,
但却回避
、
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
,
而且夸张
、
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
。
文
学的中国化非中国化在形式上意义是
不大的
,
关键要能关注
、
察觉到当代
文化
、
当代生活中精神和物质因素的
互动关系
,
把握到这种关系的复杂
性
,
用审美的感知和感受
、
体验的话
语打破观念中的那种将精神和物质生
活截然两分的普遍错觉
。
吴尔芬 作家们都有怀旧情绪
。
我认为这种怀旧的情绪是虚伪的
,
去
哪里开个笔会
,
回来就开始写散文
,
啊
,
那个古民居多么漂亮
,
让我住在
那里一定会成仙
。
但是你会去住吗
不会
,
因为蚊子成堆
,
上厕所不方便
,
洗澡也没地方
。
有文化人问薄熙来
,
说你把大连的那么多旧房子拆掉
,
对
历史是有罪的
。
薄熙来说
,
你不要问
我有没有罪
,
你去问问老百姓
,
他们
住在旧房子是多么的不方便
,
是他们
要拆不是我要拆
。“
怀旧
”
是文人情结
的虚假
。
朱水涌 年提出的汉语写
作的口号
,
本身是一种文学的自觉
。
文学是语言的东西
,
自觉到经济全球
化中中国文学的命运
,
自觉到不以诺
贝尔的标准作为标准
。
因为如果是经
典的汉语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翻译的
,
《红楼梦 》能翻译吗 唐诗能翻译
吗 不能翻译呀
,
王维的诗一翻译境
界全没了
。
当然不是要我们回到文言
文写作
、
用格律体
,
而是要承续民族
那种不可替代的文学意味
,
在中国的
审美方面
,
所谓一字尽得风流
,
那种
艺术境界就包含了人的自觉
。
文学就
是关注全球化之后人处在什么位置
上
,
人的历史
、
现实和未来是文学要
关注的
。
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展望
林兴宅 世纪 年代初就有
一个争论
,
文学到底是推向市场还是
反抗市场法则 把文学推向市场是发
展文学的一个调整
。
年在厦门召
开特区意识形态研讨会上
,
我在会上
作一个发言
,
提出文学要反抗市场法
则
,
叫《明显的导向 把文学推向市
场 》
,
后来刊登在《福建论坛 》上
。
当
时与会的领导都非常同意这个观点
,
现在看来我们根本无法反抗市场法
则
,
文学无可挽回的就是要跟市场接
在一起
,
反抗是理想化的事情
,
文学
和商品总是要结合在一起的
。
朱水涌 文学或艺术当然不拒
绝市场或畅销
,
但为市场或畅销而度
身定制的作品
,
却几乎不可能成为艺
术
,
经典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创
造力
、
是发现
,
以及对发现的独特表
述
,
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独特的表
达
,
是 良知的作家的独特的对时代
、
世界的理解力和想像力
。
就这个角度
说
,
文学要考虑的不是它 自身如何融
入全球化的话语体系
,
而是它如何以
自己独特的敏锐性去触摸
、
感受这大
时代的初生状态
,
作出艺术表达
,
提
供给这时代人们必须获得但又无法自
觉察觉到的精神营养
。
吴尔芬 我们对通俗
、
对畅销有
误读
,
以为通俗的作品就是低劣的
、
就是媚俗的
,
而把个人化写作认为是
高雅的
、
是纯文学的
。
我要说一百年
之后金庸的小说一定还在
、
还要重
版
,
而现在的大多数自以为是的作家
的作品肯定要灰飞烟灭
。
其实好莱坞
的电影具有通俗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
没有质量
,
否则不可能有人的地方就
有好莱坞的电影
。
《与狼共舞 》
、
《教
父 》
、
《沉默的羔羊 》都是好作品
,
揭
示了人类仇恨
、
嫉妒最本质最阴暗的
一面
,
但它具备了畅销作品的所有外
部特征
。
比如影视剧的时间跨度不能
太大
、
主角不能太多
,
不然演员没办
法找
,
一定要有亮妞或帅哥做主角
,
这是铁一样的规律不能更改
,
一更改
就没有收视率的
。
现在对通俗影视的
批评非常多
,
但那些从业人员都不怎
么理睬
,
为什么呢 比如一个三 口之
家
,
男主人说这个《还珠格格 》乱七
八糟
,
什么你是疯来我是傻 这个不
要紧
,
关键是他的老婆爱看
、
他的女
儿爱看
,
这才是最重要的
。
如果老婆
女儿爱看
,
收视率就是三分之二
,
如
果男主人爱看她们不爱看
,
收视率就
只有三分之一
。
何况男人是没空看电
视剧的
,
他们要开会要赴宴
,
所有的
男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
。
只有家庭妇
女洗完碗之后她要看一集电视剧
。
电
视剧就是生产给这些人看的
,
至于专
家文化人怎么批评大可不必理他
,
虚
心接受坚决不改
,
因为没法改
,
一改
就没有效益
。
这就是文化产业的规
律
,
不容抹杀
。
王 诺 全球化要使我们中国
人高度树立一种意识
,
否则对中国人
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
。
那就是全球性
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
,
人类生存和
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不可再生资源的迅
速消耗和濒临枯竭
,
可以毁灭世界几
十次的核威胁
、
无孔不入的恐怖主义
威胁
、
难以控制并愈演愈烈的非法移
民潮和难民潮
、
世界经济一体化
、
互
联网和全球信息资源的传播及共享
,
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向世人传达并强化
着一句话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
被紧紧地捆在一起
,
每一个人
、
每一
个民族
、
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全人
类的命运息息相关
。
中国作家一定要
注意这一点
,
不能老是注意自己
,
在
这种情况下
,
中国文学要想融入世界
并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文明产生影响
,
就不能自我局限于所谓
“
个性化写
作
” 、 “
艺术自足
”等小圈子和民族文
化
、
民族命运
、
民族传统这个稍微大
一点的圈子
,
而应当继承并真正实现
“
兼济天下
” ,
使我国的文学与全人类
的命运紧密相连
。
比如说 世纪
年代到 年代的苏联文学
,
一大批
的作家都具有全球性的思维
,
全都关
注到人类危机的问题
。
那时苏联的物
质非常紧张
,
那些作家想的不是自己
的问题
,
不是 自己民族的问题
,
他们
想的是全人类的问题
,
这才是真正的
世界级作家
。
他们那时候的处境要比
我们现在的作家差多了
,
但是我们的
作家看见周围的人富起来
,
就对自己
那点工资不满意了
,
就写不下去了
,
要知道当时苏联的作协主席每次买面
包要排队两个半小时
。
我们应当利用
全球化的机遇
,
让中国文学更上一个
台阶
,
包括我们的民族精神
。
王予砚 入世后的文化交流应
该是双向的
,
加入 是
“
羊入虎
口 ”
,
还是 “ 与狼共舞
” ,
是机会无限
还是危机四伏
,
都有赖于我们文化的
调整速度与适应能力
。
西方文化是伴
随着强势经济而来的
,
自身会带着颐
指气使的优越以及缺乏节制的冲击
力
。
所以即使在西方可能是好的文
化
,
到我们这儿也会显示对其他民族
文学的一股霸气
,
在向其他民族推广
中也会有许多负面的作用
。
我们的大
众文化生产靠的是深厚的民族文化资
源
。
从世界全球化进程看
,
全球化与
反全球化几乎是共时性的
、
同步性
的
。
各民族文化的地方性
,
势必会在
接受全球化的同时又以各种各样的方
式捍卫本土文化的尊严
,
维护后者的
完整性
。
解决了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
之后
,
真正有思想穿透性的作品就会
产生
。
朱水涌 全球化之后
,
中国文学
有个关系的变动
,
经典的文学艺术跟
大众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就非常清楚
了
。
以前无论是经典或者非经典
,
其
关系构成都是作家
、
作品
、
读者
,
这
是过去的关系模式
。
以后会有很多的
因素加进来
,
包括出版单位
、
中介机
构
、
书商
,
还有读者市场
。
这就分成
了两类写作
,
一类就是由读者决定创
作的关系
,
读者有多少
,
就变成书商
的目的
,
是他们请作家来写
,
这类的
东西以前我们也叫它文学
,
现在是大
众文化
,
特点是可以复制
、
可以成批
量地生产 还有一类是用文学独特
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
,
把握经济全球
化到来的初生状态
,
这种状态是理性
和哲学心理学无法把握的
,
但是文学
把握得到
。
文学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
事实
,
他们把 自己意识到的东西表达
出来变成作品
,
用作品来影响时代读
者对世界的认识
。
王予橄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
,
消
费文学与纯文化各自承担自己对社会
的承诺
,
次文化和边缘文化进一步获
得自己的生存空间
。
